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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你问起曾经在清华园学习和⽣生活过的学⼦子

们：“ 你们对清华园最深刻的记忆是什什么？” 不不同

的学友⼀一定会有不不同的回答。有的⼈人会说是清华的

⽼老老师——个个都是那么才华横溢、才思敏敏捷、学问

深厚 , 永远昂扬着富有激情的学术进取精神。还有

的⼈人会说是清华的校园——美丽⽽而幽静。⼤大礼堂、

图书馆、清华学堂这些渗浸着深厚历史的建筑，庄

重⽽而傲然屹⽴立，其深邃的⽬目光凝视着过去、展望着

未来。如果有⼈人问我：“ 你对清华园记忆最深的是

什什么呢？” 我则会说是⾳音乐、是歌声，是恒久飘逸

在清华校园上空那优美的旋律律。

我是 80 年年⼊入学的。我们是“ ⽂文⾰革” 期间⻓长⼤大

的⼀一代，充斥成⻓长环境的⾳音乐是样板戏和⾰革命歌曲。

⼩小学时代的⾳音乐课，实际就是教唱⼏几⾸首⼉儿童歌曲的

唱歌课。我从⼩小就喜欢唱歌，但不不懂得什什么是⾳音乐。

直到“ ⽂文⾰革” 结束后，国家开放了了，有了了新星⾳音乐

会，有了了富有⾳音乐魅⼒力力的全新⻛风格、全新内容的歌

曲。有了了李李⾕谷⼀一的《乡恋》、郑绪岚的《太阳岛上》、

苏⼩小明的《军港之夜》，后来还知道了了邓丽君，知

道了了台湾校园歌曲，知道了了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知

道了了叶佳修和他的《乡间的⼩小路路》⋯⋯于是我们⾼高

唱着：“ ⾛走在乡间的⼩小路路上，牧归的⽼老老⽜牛是我同

伴⋯⋯” ⾛走进了了清华校园。记得刚⼊入学的时候，满

校园皆是“ ⾛走在乡间的⼩小路路上” 的歌声。这歌声甚

⾄至遍及洗澡间、开⽔水房、盥洗室。也就是从这“ 乡

间的⼩小路路上” 开始，我融⼊入了了清华园浓郁的⾳音乐氛

围。是清华教我逐渐懂得了了什什么是⾳音乐。我开始知

道了了⻉贝多芬、莫扎特，知道了了柴可夫斯基、舒伯特、

德彪⻄西、肖邦、格⾥里里格⋯⋯！是清华园给了了我最初

的⾳音乐启蒙教育，使我具有了了基本的⾳音乐历史知识，

知道了了古典乐派、浪漫乐派、印象乐派⋯⋯！是清

华园教会我如何欣赏⾳音乐，使我熟悉了了⻉贝多芬的“ 命

运” 、“ 英雄” 、“ ⽥田园” 、“ 欢乐颂” ，柴可夫

斯基的“ 第⼀一钢琴协奏曲” 、“ 悲怆” 交响曲，莫

扎特的“ 第 40 交响曲” 、“ 夜曲弦乐四重奏” ，

肖邦的“ 军队波罗乃兹” ，舒伯特的“ 鳟⻥鱼五重奏” ，

德彪⻄西的“ ⽉月光” ，格⾥里里格的⾳音乐组曲“ ⽪皮尔京

特” ⋯⋯！清华园使我热爱了了⾳音乐、享受了了⾳音乐，

同时也促使我积极地参与了了⾳音乐。

我记忆中的上世纪 80 年年代，清华仅有⼀一个⾳音

乐教研室。教研室就设在现环境系馆南⾯面那幢平房

⾥里里。那是⼀一幢很普通、普通到⼏几乎简陋陋的平房。前

不不久我⼜又回到清华，看⻅见那幢平房居然还在。那么

简陋陋的平房居然没有被拆掉，⾜足以表明这平房承载

着⾮非同⼀一般的历史印记。当年年这平房不不仅仅是⾳音乐

教研室，还是学校艺术社团的所在地，也是各位⾳音

乐⽼老老师们在校园内开展各项⾳音乐普及教育及艺术活

动的总指挥部。我毕业离校多年年后，有了了清华艺术

中⼼心——即蒙⺠民伟楼。后来⼜又有了了新清华学堂——

清华演艺中⼼心。清华的⾳音乐教育场所也终于从那么

朴素的⼀一幢平房⾛走进了了⾼高级的艺术殿堂。真不不知道

被冷落静默在那⾥里里的那幢平房在想些什什么？她⼀一定

很欣慰，⼀一定在她的内⼼心深处为她的后继者们感到

骄傲与欣慰。

我记忆⾥里里，当年年的⾳音乐教研室正式在编的⾳音乐

教师只有 4 ⼈人。可惜因为年年代久远，我只记住了了⼀一

个⽼老老师的名字——许优美。之所以能记住她，是因

为她太有活⼒力力了了。她的感染⼒力力极强，永远是那种⻛风

⻛风⽕火⽕火、忙忙碌碌的样⼦子。凡是有⾳音乐和歌唱活动

的地⽅方，就有她的身影。她给学⽣生上⾳音乐概论、⾳音

乐历史及⾳音乐欣赏课，办声乐培训班，办合唱指挥

普及班，组织学⽣生艺术团排练、演出，⽀支持各系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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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队的组建与演出活动。我⼏几乎上过她所有的⾳音乐

课和培训课。记忆⾥里里她毕业于中央⺠民族学院艺术系，

专业是声乐。她⽣生就⼀一副丽质清秀的⾯面庞，戴⼀一副

眼镜，嗓⾳音清脆嘹亮，特有亲和⼒力力。她热情、平易易、

乐此不不疲的执教精神，深深地感染着我。她⼯工作起

来的样⼦子，时常让我想起“ 五四” 时代的热⾎血⻘青年年，

仿佛站在校园的⾼高处在不不停地⾼高呼：“ 同学们，⼤大

家快来学习⾳音乐吧，⾳音乐的美感会让你⼀一⽣生受益⽆无

穷！” 我听到了了她的呼声，融⼊入了了她热情的呼唤。

我喜欢上了了⾳音乐，热爱上了了⾳音乐，⾳音乐果然让我受

益⽆无穷。许⽼老老师是我对清华⽼老老师记忆最清晰中的⼀一

个。毕业 10 多年年后的⼀一天，我带⼥女女⼉儿去清华艺术

中⼼心（即蒙⺠民伟楼）参加钢琴考级。考试前要发给

每个考⽣生⼀一个表格，需要填写⼀一些考⽣生的内容。猛

然发现主持这次考级⼯工作的，刚好就是我最熟悉的

许优美⽼老老师。她看起来还是那么年年轻，那么热情。

我对她说：“ 许⽼老老师，您可能已经不不记得我了了，我

当年年上过您很多的课，从您那⾥里里学到了了很多的⾳音乐

知识。” 她很开⼼心地笑着对我说：“ 哦！是吗？你

是咱们清华的学⽣生啊，那正好你帮我把这堆表格排

⼀一下序。” 知道我接了了这活⼉儿是什什么感觉吗？就像

⼩小学⽣生被⽼老老师派了了扫地、擦⿊黑板的任务——真的很

开⼼心。

清华园⾥里里的⾳音乐氛围是全⽅方位的，我对⾳音乐的

热爱和参与也是全⽅方位的。⾸首先学校开设了了带学分

的⾳音乐选修课。我有两个学期选修了了⾳音乐课。⼀一⻔门

是⾳音乐概论，⼀一⻔门是⾳音乐史及⾳音乐欣赏。在⾳音乐课

上需要讲解⼀一些⾳音乐曲⽬目，除了了放录⾳音外还邀请⼀一

些有⾳音乐专⻓长的同学到教学现场表演。现场表演的

⽔水平当然⽐比不不上专业团体的演出，但教学效果却⽐比

放录⾳音要⽣生动得多。记得我们⼟土⽊木系结 82 班有位

学⻓长叫闫永毅，是从⼆二炮⽂文⼯工团在职考上清华的。

他原来是男中⾳音歌唱演员，因此偶有被⾳音乐⽼老老师请

来做现场歌唱表演。他个⼦子不不⾼高但很英俊，⼈人很瘦

但声⾳音⾮非常洪亮，实在是有异于通常⼈人们对男中⾳音

歌唱演员的那种膀⼤大腰圆的认识。他还有个很奇特

的习惯，进学校好⼏几年年了了舍不不得脱军装，总是穿着

草绿⾊色的军装戴着领章、帽徽在校园各处出出进进，

显得很扎眼，成了了校园⾥里里⼀一道独特的⻛风景。回想起

来真的可以理理解，他从歌唱演员转身做建筑⼯工程师，

这跨度实在有点⼤大。他或许对⾃自⼰己曾经的舞台歌唱

⽣生涯恋恋不不舍吧。⾳音乐课上，有时候⽼老老师也会⾃自⼰己

亲⾃自登台演奏。记得⼀一位中年年⼥女女教师在课堂上为我

们弹奏钢琴，曲⽬目是⻙韦伯的《邀舞》。这是⼀一⾸首节

奏激昂欢快的曲⼦子。⽼老老师弹奏⾮非常⽤用⼼心也⾮非常投⼊入，

虽然中途也偶有⼀一些断续。多年年以后我⼥女女⼉儿学钢琴

了了，那时我才深深理理解了了，对于不不是在⼀一线演出的

⾳音乐教师来说，参加⼀一场现场演奏是多么的不不容易易，

她需要在登台之前成百上千次的练习。

清华经常举办⾳音乐欣赏课，请⼀一些著名的⾳音乐

家来校讲座。我记得请过当时很著名的⾳音乐家王酩，

请过著名的京剧演员杨春霞。著名⾳音乐⼈人⼠士⾥里里最热

⼼心来我校⽀支教的，要算中央乐团⾸首席指挥家李李德伦

⽼老老先⽣生了了。他是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前辈，也是⾳音

新清华学堂      摄影 /崔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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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普及事业的极⼒力力推动者。我在清华校园⾥里里⻅见到他

的次数是最多的。很多⾳音乐团体和⾳音乐家也很热衷

于来清华演出。每次演出都是先讲解演奏的曲⽬目，

然后才投⼊入演奏。这些讲座式的演出⾮非常受同学们

欢迎，每次演出也都是座⽆无虚席。当然，我也曾遇

⻅见过⽐比较尴尬的演出。⾳音乐学院曾经有⼀一位男⾼高⾳音

歌唱演员，准备去参加国际⽐比赛，为了了做更更多的赛

前训练，他到各个学校去巡回演出。来清华前，演

出团队委托清华的⼀一位同学张贴演唱会通知，结果

通知海海报幅⾯面太⼩小了了，⼤大概也就相当于现在 A3 纸

⼤大⼩小，在花花绿绿、名⽬目繁多的布告栏上没⼏几个⼈人

能注意到它的内容。我是在上⾃自习的路路上突然发现

在布告栏的⼀一个⼩小⻆角落⾥里里，很不不起眼地贴着⼀一张演

出预告，时间指示今晚在主楼后阶梯教室有个男⾼高

⾳音的演唱会。我疑疑惑惑地赶去，进了了阶梯教室让

我更更加疑惑，偌⼤大的阶梯教室⾥里里总共也没⼏几个⼈人，

可演员已经在做练习准备登场了了。演员是个 30 岁

上下的年年轻⼈人。我上前跟他搭话，⼩小⼼心翼翼地告诉

他：“ 今天这海海报太⼩小了了，怕是没⼏几个⼈人能注意到。”

没想到这位⼤大哥⾮非常⼤大度，⾮非常豪爽地对我说：“ 没

关系，今天观众就算只剩你⼀一个⼈人，我也会给你⼀一

个⼈人唱。” 嘿，不不愧是歌唱家，有种！当天晚上我

使劲为他⿎鼓掌，把⼿手都拍疼了了。

清华校园每天固定两个时间段播放⾳音乐。中午

12：00 ~ 12：30，午饭时间在全校的扩⾳音器器⾥里里播放

⾳音乐。同学们经常是端着饭在院⼦子⾥里里吃，⼀一边吃⼀一

边欣赏⾳音乐。中午的⾳音乐通常是⽐比较轻松的，如：

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——蓝⾊色的多瑙河、春之声

等，还有就是意⼤大利利⺠民歌——我的太阳、重归苏

莲托等等。晚饭后晚⾃自习之前⼤大概是 6：00 ~ 6：

30，在⾳音乐教研室朝向⼤大路路的窗⼝口上，⽀支上两只⼤大

⾳音箱，有⽼老老师做⾳音乐欣赏讲座。这个时间段播放的

曲⽬目都是有⼀一定深度的，⼀一般是交响乐、歌剧⽚片段

等。那时候没那么讲究，也没有专⻔门的欣赏场地，

很多同学骑在⻋车上、⼿手扶着树⼲干在路路边听，听完后

⼀一撒⼿手，把⻋车骑⾛走上⾃自习，连⻋车都不不⽤用下。

因为从⼩小⾳音乐认识的匮乏和⾳音乐教育的缺失，

我的⾳音乐能⼒力力和我对⾳音乐的热爱实在太不不相称，可

我参与⾳音乐的热情却丝毫不不减。在校期间我做了了两

件“ ⼤大事” 。第⼀一件就是在⼀一家委托商⾏行行⾥里里花了了 20

元买了了⼀一把⼆二⼿手⼩小提琴。20元钱⼏几乎是⼀一个学⽣生⼀一

个⽉月的⽣生活费了了。我请的第⼀一位⼩小提琴启蒙⽼老老师，

是⼯工程⼒力力学系我⾼高中的⼀一位同学叫王炯。他也是学

校艺术团的成员，出身⾳音乐世家，从⼩小学琴，当时

已经达到专业演奏⽔水平了了。我练琴的场所有个特可

⼼心的地⽅方。我们住的 2 号宿舍楼屋顶上是个可以晾

晒⾐衣物的露露天平台，出露露台有个楼梯间，那⾥里里平时

没⼈人。我对学习⼩小提琴的投⼊入是真诚的、全身⼼心的，

直到有⼀一天有位⻘青年年教师睡眼惺忪地上来，很诚恳

地对我说：“ 同学，你能不不能换个地⽅方练呀？我晚

上得值夜班，现在正睡觉呢” 。哎！回想起来也真

够难为⼈人家的，初学⼩小提琴那是个什什么动静啊？何

况⼈人家还在睡觉。我做的第⼆二件“ ⼤大事” ，是在系

学⽣生会的领导下组织⼀一个学期的合唱队。我们经常

利利⽤用下午课后晚饭前的时间空当排练合唱。我本⼈人

身兼队⻓长、指挥⼆二职，⼿手⻛风琴伴奏是低我⼀一年年级环

12 班的叶⻘青。我对合唱的热爱、对合唱队的投⼊入也

是真诚的、⽆无以复加的。有时候我练得⾼高兴了了，全

然不不顾⼩小同学们急于吃饭的迫切⼼心情，拖得有点晚。

⼩小同学们终于按捺不不住了了，找到系学⽣生会的负责⼈人

告状说：“ 你还不不赶紧管管他，他⽼老老拖我们宝贵的

时间” 。组织系合唱队使我获得了了两个重要收获。

第⼀一个是排练了了⼀一⾸首四声部合唱“ 友谊地久天⻓长” 。

这是⼀一⾸首真正的合唱，参加了了⼀一次全系的演出，获

得了了不不错的评价。第⼆二个是学会了了合唱指挥的基本

技法。后⼀一个收获⼜又为我带来若⼲干个附加的收获：

⼀一是组织本班参加系合唱⽐比赛取得过第⼆二名和第五

名的好成绩；⼆二是毕业后，曾指挥北北京⼴广安⻔门外消

防中队参加北北京消防系统歌咏⽐比赛，获得全系统的

第⼆二名。三是指导我⼥女女⼉儿做班级的合唱指挥，获得

了了学校歌咏⽐比赛最佳指挥的奖状。

离开清华校园的很多年年后，在我的坚持和督导

下，我⼥女女⼉儿从五岁开始学习钢琴，经过 8 年年的努⼒力力

完成了了钢琴学习，取得了了业余钢琴九级证书。在她

身上实现了了我多年年梦寐以求的掌握⼀一⻔门⾳音乐技能的

夙愿，使得我源⾃自于清华园的对⾳音乐的热爱在我⼥女女

⼉儿身上得到了了最好的传承。有两年年多时间，我跟着

⼥女女⼉儿⼀一起弹钢琴，发疯⼀一般地练琴，⾃自⼰己居然也能

弹到业余 2~3 级的⽔水平。如今我离开清华校园已经

整整 30 年年了了，还是如学⽣生时代⼀一样地热爱⾳音乐。

有时候唱唱歌，有时候弹弹钢琴，有时候也会听听

⾳音乐，享受⼀一下那些⽿耳熟能详、令⼈人陶醉的旋律律。

每当⽿耳边响起⾳音乐声时，我就⾃自然会想起我们的清

华校园，想起那些⾳音乐⽼老老师，想起那幢朴素的平

房——⾳音乐教研室，还有那充满校园的歌声以及那

源远流⻓长似乎永不不停息的优美⾳音乐。80


